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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前夕，全国杂文作家走进河北永年
采风，最初的行程就是船行永年洼。

导游给我们讲解，永年洼面积达 4.6万亩，
是华北地区三大洼淀之一、河北省南部唯一的
内陆淡水湿地生态系统，洼淀内芦苇茂盛、鱼虾
共生、雁鸣鸟飞，被誉为“北国小江南”“第二白
洋淀”。

这些年，同情趣相投的朋友先后游过北方
的白洋淀、微山湖和南方的一些湖，只要面对一
望无际的芦苇荡，内心总会想起作家孙犁的《白
洋淀纪事》和《沙家浜》里的芦苇荡，一个动感十
足的“荡”字，就有荡气回肠的气魄，就有涤瑕荡
秽的快意，就有荡魂摄魄的魅力，大部队般浩浩
荡荡，震荡不再平静的心湖，总想从每一株芦苇
的淡淡清香中，追寻英雄的一缕缕气息。

永年的芦苇荡，在我眼里，并非“北国小江
南”和“第二白洋淀”，因为它有一种独特的景
致。就像把苏州称为“东方威尼斯”一样，在威
尼斯旅行时，我就想，这里的水城和苏州的水
乡，绝不是一个类型的景色，硬是蹭热度，反而
失去自身特立独行的美。

永年的芦苇荡，一簇簇地挺立，一团团地拥
抱，很像经过岁月母亲的篦子一遍遍梳洗打扮
后的女儿，可以想象，当日出的光照进静谧未醒
的永年洼，照到睡眼惺忪、伸着懒腰的芦苇荡，
邻家女孩脸上的那种酡红，一定弥漫着无尽的
幸福涟漪。此时再望不远处很有历史沧桑感的
广府城墙，它分明就是一位负重而立的祖父，亲
昵而安详地远望着孙女般的芦苇荡。湖里的荷
花也快开了，如果能够掐一朵给孙女的发髻插
上，那该有多么幸福啊！

广府古城，是隋末唐初由夏王窦建德为定
都而修建的一座王城，四面城墙包围，呈“口”字
形，城墙高 11米，宽 6米，高大结实。城墙上的
巡道十分宽阔，可以并排跑两辆马车。自隋末
以来，这里一直是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
心，历朝都在这里设衙建府。

“七七事变”后，永年古城被日军攻陷。“夜
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
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
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
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
躲避炮火去了。”读孙犁的《芦花荡》，自然应属夏
季，鲜嫩的芦花开时，紫色的丝绒会迎风飘撒。
再晚些时候，芦花的色彩褪去，一片片望去，就呈
雪白色。可以想象得到，在国破山河在的屈辱
岁月，这满湖的芦花，头顶挂着凄凉的寒霜，如同
一群群为国难戴孝守灵的人。虽然处处是战火
的废墟和精神的创伤，但挺立不倒的芦苇，头颅
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有这样同仇敌忾的民
族，敌人再疯狂扫荡，又怎能荡平中华儿女绝不
屈膝的坚强意志！

在困难时期，芦苇和老百姓相依相偎，芦笆
用来盖房，芦褶用来囤粮，芦席用来睡觉，芦叶
用来包粽子，芦花用来御寒；家里缺钱了，卖些
芦苇、编些芦席，就能换回酱醋油盐。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城乡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正一步步迈向小康的美好岁月。靠芦
苇“吃”芦苇的日子也早就成为“老黄历”，今天
的芦苇荡，荡去历史尘烟，荡去贫困岁月，荡来
十里香荷，荡来点点游船。四面荷花三面柳，一
城景色半城湖，悠悠古城，湿地永年洼，正散发

着无穷的魅力。
在《杂文月刊》任职的赵永兵，和我是同

乡。虽然第二天采风安排的就有广府古城，很
有情怀的同乡就邀请我们几人先到那里看一
看。车轮疾驶，同乡说他每次自驾回老家辉县
时，无论是自己还是和妻子、女儿同行，都会沿着
广府古城走一趟，临走时都忘不了买一罐值得
回味的永年酥鱼。是啊，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
一座古城，就像《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自然是百读不厌，令人
情思缱绻。

沉思间，快艇载着我们向芦苇荡深处驶去，
马达的声响划破湛蓝的天空，惊起芦苇荡里的
水鸟，纷纷在我们的视野内旋舞。略显娇羞的
荷花，露出新月般的皎洁，如同初恋的少女，被
湖水波澜一冲激，略显紧张和急促，似乎在躲避
我们这些陌生者的目光。在湖光水色中望着一
帘幽梦般的永年洼，望着待字闺阁的荷花，望着
浸透着历史痕迹的广府古城，我在内心轻声呢
喃：“美丽的永年洼，厚重的广府古城，我会很快
再来看你们的。”

永年芦苇荡永年芦苇荡
李辉李辉（（新乡市新乡市））

名家访谈名家访谈 “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下）
——赵文辉访谈录

李勇

李勇：看你这半生，一直在餐饮人和写作者
之间兜兜转转。而你的写作，至少目前我看到
的被大家称道的作品，都是和你自己这段（种）
特殊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那是你独有的生
活，它也成就了你的创作。你觉得这段生活，目
前来讲，还有多少内容是你想写还没有写的？

赵文辉：2006 年开店至今，干这一行已经 18
年了。其实我接触餐饮比这还早，1999年我在辉
县市供销社办公室工作，被下派到二级机构——
华合酒楼任经理，干了两年。那段经历，我写了
一个中篇《那一年的姹紫嫣红》，是写得最早的一
篇餐饮人小说。这篇小说只是对那段生活的留
存，个人情感注入得少，和现在这个系列里的其
他小说不一样。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隐居”在太行山最深处一
个叫轿顶山的地方，攻读“短经典系列”，开始审视
我多年的酒店生活，时常一个人为之动情。慢慢
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跳了出来。我开始用文学的
眼睛、小说的语言回味、整理这些往事，着手我的

“餐饮人系列小说”，我想认真地写写他们——我的
服务员和厨师，写写餐饮人的卑微和不易、生活
的失败和挣扎，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光。

目前，我已完成 12个中短篇小说，以饭店厨
师、服务员和客人之间的纠葛为主，着重于人的
际遇，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小说
月报·原创性》《莽原》等期刊，部分被《小说选刊》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下一步，我打
算写写菜品和美食，写写那些懂美食的人，现在
手头就有一个中篇《知味者》在构思中。之前我
读过一些美食方面的书，袁枚的《随园食单》、梁
实秋的《谈吃》、冯杰的《说食画》。想法也有一
些，我想写写某些人旺盛的食欲，写写为吃不上
可口的早餐而委屈一整天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些
鲜为人知的卤肉、煮面手段。

李勇：我上一个读到的搞创作的餐馆老板，
是荆永鸣，一位东北作家。他当年在北京开餐
馆，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像《北京候鸟》等，影
响还颇大，读后印象很深。读你的小说，常常会
想起当年读的他的那些作品，不知道你是否读
过。我孤陋寡闻，这类题材，除了你们之外，是
否还有其他人在写？

赵文辉：我知道荆永鸣，也读过他的作品，
《北京时间》《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是那几年
很流行的底层作品，写得很棒，可惜他英年早逝，
挺让人惋惜。餐饮这个题材，我还真不知道有没
有别的作家在写，特别是专门写这个的。偶尔涉
猎餐饮的作家时常碰到，而且相当精彩，比如乔
叶的《厨师课》，阿成的《私厨》，关于吃的人和事，
真是写绝了，不愧是大师手笔。

李勇：写自己这种特定的餐饮生活经验，是
不是也进行了一番考量和选择？有一个从无意
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任何一个题材，就像一口
井，都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题材本身生
活内容有限，作家本人，尤其是读者，也可能会
疲惫。你这个阶段是否有这种危机感——如果
餐饮人题材写尽了，写厌了，怎么办？

赵文辉：我这个人天赋差，少才气，是靠笨功
夫创作的，喜欢跟人“比肉”，靠数量获得认可。
我写作“餐饮人系列小说”之前一直在写“豫北乡
下系列”，写了 80 多部小小说、30 多部中短篇小
说，河南省文学院开过一个关于中短篇小说集

《一个人的豫北乡下》的研讨会。我喜欢这种写
作方式，完成这两个系列后，我会接着写“小中专
生系列”。我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中专生，由初

中直接考上的中专，这一代人命运大多坎坷。那
些转户口、吃皇粮的先是风光得不得了，后来没
进体制内的又都下岗了，生活非常不容易。

当然，写小中专生这个系列，我也不会仅仅
为了表达这种愤慨。这样的话，格局太小了，我
想挖掘这些小中专生身上宝贵的东西、那些金子
般的思想品质。

李勇：这些创作系列目前得到哪些支持？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来自作协或其他方面的支持
或者赞助？

赵文辉：目前没有得到过赞助。支持是有
的，2023 年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期作家活动
周”，我以一个开饭馆的基层作家代表身份参加，
见到刘震云、莫言等大家，聆听教诲，受益匪浅。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也很感谢省作协的推荐。

李勇：文辉兄作为一个一直在地方（非省
城）、靠自我勤奋和努力“起家”的写作者，应该是
深谙地方写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了。在地方或基
层，你觉得一个写作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赵文辉：在基层，爱好文学的人也不少，我的家
乡辉县市作协有80多个会员，文学活动也很频繁，
但是能出作品的还是少数。自娱自乐的不少，参加
活动好像就为了发朋友圈和抖音，收获点赞。大家
发表作品也多是副刊文，文本意识浅薄，多数写的
是文字不是文学，是故事不是小说。在这样的环境
里，一个人想提高是有难度的，稍微放松，就会躺
平。我时常提醒自己：当一个地方名作家的作家，
不是好作家。我很庆幸安庆距我不远，交往频繁，
他的小说写得很棒、很稳，《加油站》《扎民出门》上
过全国小说排行榜，入围过鲁迅文学奖。长期以
来，安庆一直是我的坐标，我在追赶他。

李勇：你在“隐居”期间，用一年半时间读了
100多本文学书籍，写了 60本笔记。能谈谈你的
阅读范围吗？哪些作家影响了你？

赵文辉：前面说过，我有8年时间没有看书写
作，为了讨生活，为了钱（年轻时一心想做精神贵
族，非但没有“贵”起来，还堕落成一个看见钞票就
走不动的人）。我决心重返文学后，是打算从阅读
开始的，有一段时间非常热衷向名家索求书单，墨
白、乔叶、李浩……求教过好多位老师。

但是我发现自己有了阅读障碍，什么都看不
进，捧起书看几页后就打瞌睡。小说脑袋也锈
住，拿起笔啥都不会写了。每年都把各种版本的
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年选买齐，还带到了饭店，却
没有一本能从头看到尾。直到有一天突然与“短
经典”邂逅，一下子扎进去就再没出来。

我读的第一本“短经典”是科伦·麦凯恩的
《黑河钓事》，第二本是罗恩·拉什的《炽焰燃烧》，
第三本是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它们像一道
道新鲜香甜的菜肴，唤醒我的阅读味蕾。“短经
典”和世界名著不一样，你不用仰头看它，也不用
担心它的厚度，大多数小说集都很薄，一周甚至
两天就能看完。这些作家很大一批都是国外的
当代作家，书写的也是当下的生活，真诚而生机
勃勃，另外就是中国作家想写不敢写的那部分，
被日渐束缚的那些，令人震撼、很有看头的那一
部分，这里有。

读到《父亲的眼泪》时我惊呆了，厄普代克对
生活有这么高超的描写能力。我读书有个习惯，
手里没离开过笔，遇到好的句子、值得玩味的地
方就画下一道道横线。这本书可圈可点的地方
太多了，几乎被我画了四分之一。还有托宾、特
雷弗、科塔萨尔……一大堆让我瞬间就喜欢上的
作家。我热爱一个作家的方式就是大段大段摘
抄他的作品，抄一遍不过瘾，过一段时间还会再
抄一遍，《南方高速》我看过三遍也摘抄三遍。我
对书中的好句子有一个特别的叫法——“肥句”，
这是我在做读书笔记时生发的一个词语。关于
经典，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是
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的
作品。“短经典”系列里，有不少作品当之无愧。

我是个“狠人”，把能买到的“短经典系列”都
买了，有通读的雄心，就像以前购买《唐诗三百
首》《宋词三百首》一样。2015 年，我接触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短经典”，到2016年11月22日为止，
当时这个系列一共27本书，除《孤独的池塘》《爱，
始于冬季》《走在蓝色的田野上》3本未买到，买到
的除了《回忆扑克牌》《狂野之夜》看不进去之外，
其他 22 本全部看完，一周一本，最快一周两本。
我总觉得不完美，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那 3
本书，高价买了下来。

接下来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解析 100
个短篇。平时看完一部小说集，我会在目录处
标记，用对号、叉号和半对号来表示我的评判。
我打对号的就算入围了，可是达到解析水准的
篇目太多，一时间让我很踟蹰，最后不得不采用
皇帝佬儿的办法，使用了翻牌手段才确定下
来。我是这样解析小说的：第一步写出故事梗
概，第二步列出人物简表，第三步分析结构，第
四步找出它的过人之处，第五步写启发，第六步
是通过百度搜寻别人对这篇小说或作家的评
论。解析的过程中，我对作家的文风有了更进
一步的了解，对他们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了新
的认识。总之，我就是怀着虔诚的心来学习的，
他们都是我的恩师，无法回报的恩师。

我就这样打开视野，用“短经典”这条引线
延伸出去，开始疯狂地购书。因为《孤独的池
塘》，我买来整套的萨冈作品；因为《动物寓言
集》，我买来科塔萨尔的《被占的宅子》《跳房子》

《南方高速》；因为《父亲的眼泪》，我买来《鸽羽》
《兔子跑吧》……因为“短经典”买来“中经典”。
读到《杀手保健》，作者诺冬自称有书写癖好，每
天不写上 4 个小时便会坐立不安，整天不踏实，
她的抽屉总有一部书稿在等着出版商的到来。
我一激动，就把她的其他小说都买了。

到此为止，我的阅读障碍彻底被治愈，“短
经典”真是一剂良药！

李勇：在乔叶和冯杰的作品里，“豫北”提
供了丰富的文学意象。这个地方南面黄河、北
临太行，有着独特的人文地理以及历史。你怎
么评价你们这个共同的故乡？

赵文辉：我喜欢乔叶的小说是从她的短篇
《取暖》开始的，小说里面那种要出大事的紧张
感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当时我在《平原晚报》

编副刊，拿着刊有《取暖》的《小说月报》去印刷
厂校对报纸，一个老编辑手里也有一本同期杂
志，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这篇小说。之后，乔叶
的《打火机》《锈锄头》相继问世，发一篇转载一
篇，直到《最慢的是活着》荣获鲁迅文学奖，我一
直是她的追随者。2013 年 8 月 10 日，我在给乔
叶的电子邮件里写道：“乔叶好，可否推荐几本
书给我，在豫北小镇接触的文学氛围太寡了。
文辉叨扰！”两天后接到回复：“呵呵，我最近在
看《沉默的十月》《修补匠》《文学回忆录》《草竖
琴》，觉得都不错。推荐你看奈保尔的书《印度
三部曲》，都很好。”沿着她的阅读路线，我肯定
会有意外发现，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还很想去
她的出生地杨庄看看。后来我买齐了乔叶的小
说，开始“拆卸”她的中短篇，写了两本笔记，取
名《乔叶研究》。

冯杰是我在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的同学，
又是我们新乡人，接触比较多。他对豫北大地
的感情都融入血液里了，故乡成了他一生的心
灵基因，他用诗歌和散文表达还不够，又使用了
丹青。冯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性作家，是
我们中原的汪曾祺，令我望尘莫及。

刘震云、乔叶、冯杰、安庆，都是豫北大地孕
育出来的作家，各具特色，我喜欢他们，也期望
用作品加入他们的行列。乔叶在对她进行的访
谈里写道：“我们那里有个很好的基层作家叫赵
文辉，他有一本小说集叫《豫北乡下》，我给这本
书写过序。其中写道：提笔写下‘豫北乡下’这
几个字，我不禁恍然。其实，哪里用得着我的拙
手？有现成的序已经在这里了。这序，早在我
们动笔之前的几千年就开始铺展，开始弥漫，直
至浸入我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并延伸到纸外所
有的空白。这序的作者所执之笔浩大如椽，它
所用之纸，更是季节更替无垠无边——没错，这
序的作者，就是我和文辉兄共同拥有的豫北大
地。对于我们所有生养于此的文学之子来说，
豫北大地真的就是一篇浩荡深邃的长序。不，
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能量无穷的母亲，分娩和
养育了一切篇章。”

乔叶说得很好，很熨帖，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李勇：你是由小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创作

的，能谈谈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吗？我曾经
和一位杂志主编交流，他对于小小说写作很有
见解，认为小小说其实可以好好酝酿，经营成格
局、气势、规模都更大的作品。大作品要慢慢涵
养，要憋住，要养气；那种小灵感、小机巧、小冲
动，则会“泄气”。你怎么看？

赵文辉：我非常赞同这位主编的意见。小小
说和短篇小说一样，是一种能以少胜多、非常有力
量的文体：衡量一个人的作品不在字数多少，如果
你写了一篇又强烈又含蓄的短篇小说或小小说，
人家读了就像读了一部长篇小说似的，那么这个
作品就能长久。如何使自己的文字更有力量，首
先要在语言上下功夫，尽管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
话题，但我还是日复一日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发现
和尝试，进行自我训练。卡佛对语言的力量提出
过要求，他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

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
的。”他还说：“写一句表面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
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也是可以做到
的。”另外，小小说和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魅
力，就是意境深远，它们的空白可以由读者的想象
力来填充。优秀的作者会把一片有意义的花瓣吹
到读者手中，不必去伐倒一整片森林。正如法国
女作家伊莱娜在评论契诃夫时曾经打的比方：

“短篇小说好比是一座陌生房屋前一扇半开半掩
的门，刹那之间，旋即关闭。”这是短篇小说的限
制和难度，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小小说也是这
样。随着读者的口味逐渐世故、多变和现实，总
结性的结尾越来越少。短篇小说越来越推崇开
放式结尾，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预示高潮但又回
避。以前，我们相信的好小说标准，要有一个完
整而吸引人的情节，结尾要有力，所谓“寸铁杀
人”，几乎被时下的短篇小说全盘否定。小小说
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还是喜欢有头有尾的小说，
短篇小说这种结尾方式在小小说根本行不通。

李勇：其实，不管是小小说，还是“大”小说，
今天都是一样的处境——边缘化。这是文学，
确切地说是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在今天的现实处
境。你觉得，在这种环境下，支撑你一直写下去
的动力是什么？

赵文辉：我也怀疑过自己，呕心沥血的“餐
饮人系列小说”究竟有多大意义？年过半百了
还是这么平庸，在中短篇小说上不知道还有希
望没有。

然而，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2016 年 5
月我第一次接触卡佛的小说，一拿起就放不下，
收在“短经典”里的这本集子的名字是《我打电话
的地方》。接下来，我把所有能买到的他的小说
都买到了。还有《守望者访谈丛书》里面的那本

《雷蒙德·卡佛访谈录》，阅读中一次次哽咽，为他
的坎坷和早逝唏嘘不已。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
在打印部制作了一打又一打3×5的卡片，用来摘
抄“肥句”中的“肥句”，张贴在书房和办公室的墙
壁上。这几年，我的创作也不由自主在模仿他，
最接近卡佛风格的是发表在《长江文艺》2023 年
第4期上的短篇《喷嚏》，再现了2002年我对失去
工作的恐惧，是卡佛短篇小说《保鲜》的翻版。我
在解析完《圣母的馈赠》一文后喟叹不已：“这篇
小说的意境和情绪非常独特，一个遁世者或归隐
者的心路历程，如此抓人，看完深深惭愧。自己
的文字功力，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小说。最后自
己对自己喊话：像文中的修行者那样去修行吧，老
赵！”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像迷恋卡佛一样迷恋起
威廉·特雷弗，把他4本短篇小说集《雨后》《山区光
棍》《第三者》《出轨》买来，一一研读，他的文风给
了我很多启发和指引。隔一段时间，我会拿出几
篇温习一下，就像突然想吃我们新乡的红焖羊肉
或世魁牛肉一样，馋得不得了。

阅读的过程中我又遇到一位大器晚成的作
家，她的经历很励志，我对年龄的担忧也被解决
了。她就是天津的尹学芸老师，我正在解析她的
全部作品。

到这个年龄，矫情和多虑都不需要了，一句
话：写就是了。

感谢李教授的访谈，感谢对基层作家的关
注。

（原载《南腔北调》2024年第6期。
作者李勇单位：河南文艺评论基地（郑州大

学），郑州大学文学院。）

艺苑撷英艺苑撷英岁月留声岁月留声

不久前，在郑州举办的一场“铁路系统书画
展”的大厅中，有两幅大写意花鸟作品特别引人
注目。这两幅作品，一幅是水墨牡丹，一幅是水
墨荷花，作品清新脱俗，格调高雅，令人耳目一
新，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驻足观赏，同时也受
到了业界人士和有关专家的一致赞赏与好评。
它们的作者就是我市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家、铁路
书画院院长路德仁。

路德仁1959年出生于我市，现为河南省中国
画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说到绘
画，路德仁并非出身于科班，但他从小天资聪颖，
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过早地展现出了绘画天
赋。这些年来，他凭着出色的天赋和刻苦勤奋，
在河南省书画界崭露头角，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
己的绘画之路。路德仁上中学时曾跟闫学义老
师学素描，所以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功底；后来，他
开始着眼于中国画习作，遍临各代大家名作，并
对中国大写意情有独钟。他从陈淳、徐渭、八大
山人着手，先后对吴昌硕、齐白石、石鲁、赵云壑、
陈师曾、潘天寿、陈子庄等大家的作品悉心研究
与临摹，且尤喜吴昌硕先生的大写意。工作之
余，他临池不辍，并翻阅了大量有关书绘画理论
的书籍，不停地学习研究，不断地临摹学习，几十
年如一日，对大写意如醉如痴。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研究，路德仁吸取各位
大师之所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在绘画
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品屡屡在全国及省级有
关大赛中获奖，且被有关部门收藏。同时，他在
绘画理论研究和书法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
造诣。我市著名山水画家杜国平曾这样评价路
德仁：他不仅画技精湛，画风新颖，且对绘画理论
也很有研究；为了提高线条的质量，他遍临历代
名帖，写过张迁碑及吴昌硕的大篆，其书法水平
可见一斑。

在绘画技法上，他化繁为简，笔意与线条恣
意挥洒，画面总给人一种空灵感。欣赏路德仁的
作品，能让人从中领悟到“大道至简”“天人合一”
的道家精神。他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用大写
意的笔墨，阐释成另一种文化符号，给人不尽遐
思。我们观赏路德仁的作品，能让一颗浮躁的心
顿时得到安静，能让一个世俗的灵魂得到洗礼与
升华。其简淡冲和、清虚恬静的画面，都来自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他的水墨牡丹清
新脱俗，淡雅而不失富贵，含蓄中带着禅意；他的

水墨残荷，枯而不萎，内中蕴藏着一种无形的力
量，让人感到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即将喷薄而出。

总之，路德仁的水墨花鸟，看似平淡天真、简
淡孤洁，实则笔笔生辉，自然成趣；画面既充满禅
意又积极向上，既出世又入世，儒、释、道三教文化
在画中并存，不仅寓意深刻，且尽显文人风骨。他
师古而不泥古，既坚守传统又立于创新。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到大自然中写生，去汲取营养。他说，
只有得天地之精华、山水之灵气，才能化腐朽为神
奇，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在写生中，他善于观
察物象的不同角度，而后去其糟粕为己所用。所
以，他的作品每每别出新裁，独具匠心。

几年前，在河南省有关部门举办的一次画展
中，有一位专家看了路德仁的作品后说，简单的
一草一木，在路德仁的作品里，都以境界的营造
融入特有的思想与情怀，其中蕴含着中国的哲学
思想；他的每幅作品，都彰显出作者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与豁达的性格内涵。

说到性格，路德仁其实是一个不善张扬且为
人十分低调的人。他把高调的情趣和个性，全都
融进了他的笔墨写意之中。路德仁说，中国画讲
究的是情趣与笔意，作品体现的是一个画家的思
想感情与文化素养；艺术家不能心情浮躁，更不
能急功近利。他说，作画不单是为了再现大自然
的原生态，更要融入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对生
命的阐释；一幅好的作品，带给读者的应该是艺
术的享受和人生的感悟，否则，即使你的画技再
高，画出的作品也是苍白的。他说，艺术作品是
净化心灵的催化剂，而不是滋生名利的酵母粉；
一个画家，除了在技法上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
注重自身的艺术风格与文化修养。画家还要担
负起弘扬社会正能量、讴歌时代主旋律的重任；
艺术之根要永远扎在人民大众的土壤之中，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众所周知，当今画界流派繁多，有一些人投
机取巧，急功近利，放弃了中国画大写意的创作，
走“西画”或其他捷径，而路德仁却始终坚守自己
的初心，执着于大写意的创作与探索。他始终把
创作之根深深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默默
地守护着自己心中的那方净土。他更像一个苦
行僧，始终不渝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跋涉着。
我们真切地期望在今后的旅途中，有更多的同行
者与路德仁一道，攀登中国大写意这座艺术高
峰，也希望路德仁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路德仁：拣尽寒枝不肯栖
陈君（新乡市）


